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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嗓”真名牛永春，干了 20年的试油队
队长，说话嗓门特别大，人送外号“牛大嗓”。 后
来人家当上了压裂公司长庆项目部副经理，主
管生产和安全，可习惯了叫牛大嗓的哥们儿一
时改不过来，只是把最后的音儿压得低点。

老牛嗓门儿有多大，没用仪器测过，不能
用分贝的数量来衡量。只是没风的时候，他说
的话百来米外都听得清楚， 逆风的时候也能
传个 30 来米，像是在你耳边放了个扩音器。

其实老牛刚到试油队的时候， 说话声没
多大，但作业机一开，他跟兄弟们交流就只能
靠喊了， 渐渐练就了一副大嗓门。 尤其是
2007 年，他带着队伍上长庆干试气活，沙漠
里的风沙动静比作业机声还大， 他说话声音
就更大了。 5 月的苏里格沙尘暴肆虐，最厉害
的时候，即使关得严严实实的板房里，都会冒
烟咕咚的。 苏 120-35-83 平台连续 4 口井，
作业工期特别紧，好在风沙刮得不是最大，但
在外面干活，还得带着眼罩。 为了赶工期，起
下管作业的时候， 老牛每口井都得盯个一天
一宿， 指挥着弟兄们干活， 沙子直往嗓子里
呼，一个月下来，老牛都说不出话来，这也是
他唯一把嗓子喊破的一次。邪门的是，休息了
半月，老牛的嗓门更大了。

因为这大嗓门也给老牛带来了烦恼。 那

是从长庆回来的第一次冬休，媳妇心疼，问老
牛想吃什么馅饺子。老牛躺在沙发上说：“这事
还用问———”话没说一半，整个屋子都产生了
共鸣。心脏不好的媳妇已经吓得脸色发白：“在
外面呆了大半年，人变了，说话声越来越大，这
日子没法过了。”转身收拾东西要回娘家，老牛
这才回过味来，一通赔不是，认错、发誓、下决
心、写保证书，折腾了半个月才算完。 从那以
后，老牛在家说话得十二分的小心。

老牛虽然不是军人出身， 但他特别爱看
战争片，光《亮剑》就看了 7 遍，李云龙的台
词，他都能背下来，如果现在还放，他照样看
得津津有味。

看到片子里军人的作风， 老牛也热血沸
腾， 想着用军事化管理来带队伍。 老牛总说
“人活着得有信仰、带队伍得带出精神”。看着
手底下 16 支队伍、200 来号人， 老牛觉着要
把大家伙的思想统一起来，心齐了、才能干到

一块去。 从小语文成绩就不好的老牛在办公
室憋了 3 天， 楞是憋出个队训来：“流血流汗
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 ”他让下面小队每
天交接班的时候出操、站军姿、喊队训，短短
一个月 ，16 支队伍让他练得还真像那么回
事。 在每季度的井控演练中，200 多人喊着震
天的队训，比着军姿，在沙漠里形成了一道特
殊的风景。让老牛最骄傲的是，他带的队伍成
为长庆油田最受欢迎的试气队伍。

老牛爱抽烟，特别是遇到烦心事的时候，
那烟是一根接一根。摸透他脾气的，都知道这
种时候得离他远点，否则，那一声牛吼，耳朵
就受不了。直到他把烟头狠狠地往地上一扔，
那就表明想出办法来或是问题得到解决了。

老牛脾气急， 去年，13个机组、33个现场
同时开机，一天至少要跑三口井，每口井还隔
着 200多公里，他的生产指挥车是全项目部公
里数最多的一台，一年能跑 10万多公里。老牛

说话直、有一说一，在生产会上，他会因为一口
井的生产、一台车的安排跟你吵得乌烟瘴气，
当然，凭着他那一副牛嗓，谁也吵不过他，可一
出会议室的门， 他就把刚才吵架的事忘得一
干二净，该蹭你烟就蹭你一盒，该拉你出去喝
酒，不到喝高了，谁也别想回来。就是这种牛脾
气，大家是越来越习惯、越来越喜欢。

老牛也有心细的时候， 看着手底下的大
学生越来越多，老牛高兴；可孩子们都打着单
身，老牛着急。今年，为了加强一线服务，运输
大队派核算员小王来长庆现场办公， 项目部
正愁着， 怎么安排这单身的丫头吃住行的时
候，老牛的大眼一转，嘴角就乐开了：“机会来
了。”小王来的第二天，老牛就往她屋跑，跟姑
娘唠得火热。 “这牛大嗓， 又打什么歪主意
呢！”大伙正在寻思。没几天，跟老牛一起到丫
头房间的还有大学生李健；再没几天，李健拉
着小王的手往沙漠里走。 这时老牛自豪地笑
起来，“两个孩子都是单亲家庭，不容易呀！遇
到啥事好沟通、能理解！ ”

大伙跟他开玩笑说：“老牛，多大岁数了，
说话还这么大嗓门！”“大嗓门怎么了！石油工
人嗓门不大，地球能抖三抖吗？ 以后相女婿，
我还得找个嗓门大的。”当然，这些话，牛大嗓
是背着媳妇和女儿说的。

牛大嗓
□兰润梅

打工文学撷英

什么都无法舍弃的人，注定什么都无法得到。 赵春青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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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精神雕像
□黄新民

我的眼里饱含着泪水， 因为他们的事迹
实在令人感动！

我深情地敬仰英雄， 因为他们的思想境
界让人折服！

这就是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
贡献青春的矿工、地质队员以及他们的家属。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成功。这一声巨响，洗刷了中华民族东方
弱国的耻辱！这一声巨响，让全球华人至今还
引以为自豪！当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名致
电参与首次核试验的全体人员和一切从事国
防建设的同志们， 热烈祝贺第一次核试验成
功的巨大胜利， 赞扬他们为共和国立下的不
朽功勋。

近 50 年过去了，我们仍然以拥有“两弹
一星”为骄傲。可以说，没有“两弹一星”，我们
的国防力量不可想象；没有“两弹一星”，我国
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不可想象。

新中国刚刚成立， 毛泽东主席就发出警
示：“落后就要挨打。 ”“我们也要搞原子弹。 ”
毛主席的号召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奋力赶超
的雄心壮志。位卑未敢忘忧国。刚刚翻身当家
做主的中国工人阶级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
主义祖国，激发了无比的热情。他们立下了这
样的誓言：“为了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 宁可

少活 20 年。 ”1955 年，三湘大地上成立了第
一支专业铀矿勘探队伍———中南 309 队。 这
是一支英雄的队伍。

309 建队初期， 许多队员是经过革命战
争考验的领导与战士， 仍然保持着部队的优
良传统与作风，组织上一声令下，就奔赴到崇
山峻岭之中，上山找矿，翻山越岭，在人烟稀
少的深山与猛兽相邻，栉风沐雨，不论严寒酷
暑，风餐露宿，不辞辛劳。 他们克服了各种难
以想象的艰难险阻， 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

验。 为了提交第一批铀
矿床，在防护条件极差，
施工设备落后的情况
下，打坑道、上钻探，没
有怨言，没有退缩，终于
寻找到了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的原料基地。 在为
原子能事业寻找铀矿资
源的整个过程中， 有数
百名职工牺牲在工作岗
位或因职业病献出了生
命。 “我们这样拼命，就
是别让人家把我们落得
太远。”这就是他们在那
个时代的心声。

他们舍生忘死的奋斗， 为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成功赢得了时间， 也为中华民族争得了
一口硬气！ 因为条件艰苦，防护差，地质队员
和矿工们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故事。

唐恩武：1933 年出生，湖南省祁阳县人。
1955 年 12 月调入 309 队， 担任炮工， 风钻
工。 1958 年，为了早日找到生产原子弹的矿
石，工人们发起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加快
了开采的进度。 他所在的掘进队在一个月之
内，在坚硬的岩石中奇迹般地打通了 1000 多

米的坑道。唐恩武被评为“千米英雄”。按照过
去的进度，几乎要半年的时间。矿工们经过千
辛万苦完成了第一采场的开采工作 。 1960
年，唐恩武却因吸入太多的粉尘倒下了，查出
患了二级矽肺，5 年后去世，年仅 32 岁。

彭发朝：1928 年出生，湖南省祁阳县人。
1956 年调入 309 队，担任炮工，风钻工，先后
获得红旗手、先进生产者称号。在那个激情燃
烧的岁月，“大雨大干，小雨小干，不下雨更要
干”，加班加点赶进度，全然顾不上防护自己
的身体。 1960 年他被查出患了二级矽肺病，
1961 年去世。 在弥留之际，领导问他：“有什
么要求吗？ ”他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在我死
后，请组织把我埋葬在医院后山上。 这样，让
我好好看着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 看着我三
个未成年的孩子长大成人。”他是第一个埋入
后山公墓的，去世时年仅 33 岁。

陈长和是 2009 年去世的， 在住院时，他
的病床上一直插着两面小红旗，一面是党旗，
一面是国旗。他说：“党旗，让我时刻记住自己
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国旗，让我想起我们伟大
的祖国。 我虽然病倒了，但是国家站起来了，
国防强大了，值了！ ”

这就是 309 人， 为了共和国的核工业的
发展不顾一切勇于献身的英雄们。

听着他们的故事，敬仰之心油然而生。什
么是伟大， 他们的平凡事迹作出了最好的诠
释；什么是崇高，他们的言行是最好的证明！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工人阶级， 这就是我们崇
高的军工人！ 当初，在国家一穷二白之时，是
他们聚沙成塔，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最终保
障了新中国核能研究需要的原料， 使我国跻
身于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提高了我国的国防
实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 今天，国家强
大了，人民富裕了，他们却默默地离去了，长
眠在荒野之中。

今年 10 月的最后一天，我来到这些英雄
们曾经集体疗养过的地方 240 医院。 英雄离
去了，留下了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她们生活的
困境可想而知。几十位矿工妻子，平均年龄在
77 岁，都住在一个十分简陋的院子里，见到
我们的汽车，都围了上来。我以为他们会向我
倾诉困苦，要求解决生活困难，但她们没有。
满面沧桑的老人，依然笑容可掬，和蔼可亲。
见到我们，如同久别的亲人，上级组织没有忘
记她们，看她们来了。她们的要求是那样的简
单，只是想组织上来看看她们！她们拿着很低
的生活费，但依然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工会组
织。 一声声道谢，让我心底愧疚万分；一次次
挥手，让我潸然泪下。

我爬上五楼去看望一位身患肺癌的老人
冯碧云，老人今年 74 岁，丈夫 1996 年去世，
她患病多年，医生说她是晚期了。我紧紧地握
着她枯瘦的双手，与她交谈，她说话已无多大
力气了。当我把微薄的慰问金给她时，她十分
感动，几次推辞不要。

还有一位叫张克桂的老人， 今年 72 岁。
见到我时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一声谢谢，让
我沉默无语。 她的爱人在 1970 年去世，留下
三个儿子，当时她才 29岁，一直守寡。 为了维
持生计，她种过菜、砍柴、做豆腐和捡破烂等。
她对我说：“那时， 只要有一分钱赚， 都会去
做。 ”就是这样，她艰难地哺育三个孩子长大
成人。

“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今
天，国家虽然强大了，但我们绝不能高枕无忧，
更不能忘记新中国第一代军工人白手起家，
为我们撑起一片和平蓝天所洒下的热血和汗
水。 面对掩埋英雄的荒冢和他们苍老的亲人，
每个人都应扪心自问，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为祖国而无私奉献的人， 永远是我心中
的精神雕像！

像我这样的一代人， 很多年以来都憧憬
着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极致美妙图画，但我
们也深知， 在实现远大的理想之前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至少需要先走过现代化这条必经
之路，而现在看来，这条路似乎并不平坦。

最初碰到的问题就是现代化的社会到底

是个什么模样。 按照通俗的理解，现代化是一
个综合的概念，既有政治、经济、科学方面的诠
释，也有思想、文化等观念上的系统升级，甚至
是人心智方面的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等等。多
的不列举了，仅就这些恐怕就很难一蹴而就。

其实想起这些的时候， 偶或会觉得所言
可能是废话。这么多年走过来，印象里没有多
少人掂量这些东西， 人们习惯于把现代化具
体的理解为工业化、城市化，有点像“楼上楼
下，电灯电话”这般的招贴画，至少我曾经就
是这样想的。

现代化步伐开始的日子， 年轻的我望月
梦想的就是汽车代步、席梦思垫背之类，像欧
美发达国家一样，当然，还不止于此，自动化
的生产在核能提供的巨量能源支持下会满足

我们日益膨胀的欲望，还有就是上世纪 80 年
代读过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
次浪潮》后，很骄傲地意识到华夏的老祖宗是
多么智慧， 几千年之前俺们就知道会有互联
网：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现在，这些梦想多半都有模有样了，可是
一些腰疼的人觉得席梦思不如稍硬一些的棕

编床垫好， 而一些人则开着自己的爱车举行
抗议污染活动， 还有一些人在繁忙的地表现
代化进程中， 闲暇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天空
也整得和农耕社会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不仅在城市，就是在偏远的乡村，
都很容易找到现代生产机器的踪影， 人们都
奔忙于财富的累积，而不在意呼吸的雾霾，形
形色色穿着现代衣饰的人们仍然守着古代社

会的经验： 只有物质财富的增长才是真实的
富足。他们不但自己饮食毒物，还为了给子孙
们留下纸钱而不惜将毒药埋进地里、 将毒气

散播天空。有时候我忍不住想问他们，是不是
相信他们的后代会像农药的敌人害虫那样在

短时间内变异的万毒不侵， 可看他们无暇读
书的样子，似乎又不是这样。再联想到日日夜
夜被互联网缠绕，慢慢变成机器一样的白痴，
我有点希望那些热火朝天的现代化大军疲劳

了，累了，从而不得不歇下来喝点茶，哪怕是
抽支烟毒害一下自己， 也别再让我这样的无
辜庸人担心是不是被带着、推着走得太远了。

以前有位很有名的诗人在诗中希望看到

满眼的烟囱林立，结果到死也没如愿，而今置
身这类场景的一些人却丧失了诗人的想象

力。我记得很多年以前，那些被现代意识洗脑
的人就苦口婆心地讲过洛杉矶和伦敦的毒雾

事件，可是机器一旦运转起来，激情洋溢的人
们大概是只能听见诗人的豪情朗诵了， 结果
呢？ 结果是工业、城市的样子都现代化了，但
在里面寄生的人却没有现代化的样子： 正是
因为这些没有现代化的人， 这些没有现代化
的大脑，在“赶美超英”的浪潮中走上了歧途：
我们一直走在现代化的边缘， 我们学会了欧
美那些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 学会了他们聚
集财富的手段， 我们有比他们更富丽堂皇的
楼宇，更自豪的增长速度，但我们失去了不需
要一分钱的雨水、河流和空气。

现在大多数进出钢筋楼宇的人们依旧满

怀信心地忙碌着，少数担忧天将坍塌的人转而
着手算花账，说是把这些年来我们辛苦积累的
所有财富都用之于还原自然环境也难以如愿。
这个嘛，不免过于悲观了。 大自然自己有修复
功能，那些因为发现长江下游的鱼也貌似被重
金属污染的研究员们大可不必担忧这条地球

上最大流量之一的河流，只要停止捣乱，长江
自己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问题是这个简单的
要求需要被现代化的意识武装起来的人。

好了，我们是不是该停下奔跑的步伐，好
好想一想在现有财富基础上，无增长、或者慢
增长是不是可以富足？ 我们是不是应该清醒
地认识到精神财富的增长至少和物质财富的

积累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科技的目的不是带来更高效的生产力，而是

更适当的生活方式，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适当
的？ 静下来好好想想吧，想想现代化到底应该是
个什么模样，想想什么样的人才是现代化的人：

因为单一的生产方式现代化不是真实的

现代化（试想一个几十万人的工厂，机械地熟
悉业务后不识字也可以熟练操作， 这样的工
厂可以称为现代化企业的话， 所谓的现代化
工厂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定义）。

因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首先是人的现代

化，也必须是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应该是个什么模样
□欧 阳

打工组诗
□陈传贵

方便面

面霸、康师傅、今麦郎……
曾经陌生的这些动听名字

如今每个晚上

都在九十摄氏度以上的沸水里

腾云驾雾翻来覆去

他们肌肤光洁香喷火辣

一根根穿过城市流浪者

饥肠辘辘的肠胃

穿过囊中羞涩的艰苦时光

比美女从洗头房抛来的眼儿媚

实实在在一百倍

他们是如此的淳朴耿直

夹在三顿饭的馒头与水煮大白菜中

与一个人的底层生活

同甘苦共患难

一丝丝溜滑在红唇与白齿间

满口留香而慰藉壮志

一直在路上

一双脚磨：平镜血泡
一次次风雨兼程

赶着刻满太多皱纹的四合院

青山怀抱朝阳

花蕊绽开芬芳

赶着时光的碎影愁眉不展

一头老黄牛在四月青草丛

咀嚼从二娃子笛孔

出逃的一个音符无痕无迹

一次次还赶着千里之外

海尔路工业园大车间

饥饿的睡眠

在秒针末端滴答流逝

月色在齿轮转动中越发苍白

赶着广告牌上三尺欲望

一只流浪猫在寒夜毛骨悚然

一个骚动的青春

枯竭在十二小时冷漠灯光

一双脚只有这样

以一个打工的身份漂泊十年

才在乡下与都市之间焊接成：
累之上是故乡的田

苦之上是故乡的草

陈传贵，曾打工漂泊于山东青岛，先
后做过饭店服务员、工厂普工及技术员、
建筑工人、保健馆按摩师，现已回到重庆
忠县开推拿店。

参加公司举办的知识竞赛， 成绩还算理
想，于是晚上便邀请了几个要好的朋友出去庆
祝。 吃罢饭唱完歌回到家已是将近午夜零点。

因为喝酒而口干舌燥的我， 一进屋便向
桌子上摸去， 可是伸向茶杯的手却僵在了半
空———满满的一杯水，杯盖呈∠45°斜扣在杯
子上面。我伸过手去碰触杯壁，杯水的温度不
烫不凉。

我坐在椅子上，望着倾斜的杯盖，思绪却
开始不安分。

我平时喝完水总是不把杯盖盖上， 为此
妈妈没少数落我，无非就是落进去灰尘，喝进
肚里不卫生之类的话。我却总是不以为意，认
为她小题大做。

如果说我对妈妈的唠叨习以为常的话，
那么此刻眼前的一幕却让我莫名地温暖和感
动。 我想，临睡前的妈妈怎样帮我接满水，又
是怎样担心水温烫或太凉而让晚归的我喝着
不舒服，细心的妈妈将杯子斜盖到了∠45°的
状态。

都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一条单行道。 爸
妈对我的爱，顺着这倾斜的杯盖，缓缓地倾注
到我的心底，而不会企盼有任何回流的可能。

往常取得了一些成绩， 总是先想着和朋
友们一起出去庆祝， 而丝毫没有考虑到爸妈
的感受。 殊不知父母才是最有资格分享你所
取得的成绩的人。

夜深人静，望向早已熟睡的爸妈的房间，
我端起水杯，一饮而尽，然后，将杯盖水平着
严丝合缝地扣在了茶杯上面。是的，水平地扣
上。我想，爸爸、妈妈，我们之间的爱开始流动
了，虽然晚了点。

∠45°的爱
□许保鑫

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观光团到日本
伊豆半岛旅游，路况很坏，到处都是坑洞。其中
一个团的导游连声抱歉，说路面简直像麻子一
样。 而另一个团的导游却诗意盎然地对游客
说：“诸位先生女士，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道路，
正是伊豆赫赫有名的迷人酒窝大道。 ”

看过后不由会心一笑，坑坑洼洼的路，被
聪明的导游说成是“迷人酒窝大道”，太有趣
了，这位导游简直就是诗人！ 其实，我们每个
人都能用诗意的态度来面对生活。

我的小侄子 6岁了， 正是调皮的年龄，有
一次他不小心磕在桌角上，正好在眉间留下一
个小小的疤痕。 弟媳很担心，好好的脸上有个
小疤，多影响形象。 弟弟却说：“你没发现吗？
咱宝贝儿子这个疤痕特别像包青天额头上的
月牙，要我说呀，咱儿子将来没准能当法官呢，
像包青天一样，正直严明，断案如神。这个小疤
就是公正严明的象征，不会影响形象的。 ”小侄
子听到这样的话， 高兴地一边跳一边唱起来：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 ”

还有一个故事，幼儿园的一位小朋友，背
上有两道疤痕，自己觉得很难看，别的小朋友
还不时取笑她，所以她很不开心。 这时，老师
把这个孩子拉到前面， 对大家说： “小朋友
们，你们知道吗？其实呢，她是一个小天使，她
的这两道疤痕，就是天使的翅膀留下的痕迹，
她现在虽然没有了翅膀， 但她依然是个漂亮
的小天使呀！ ”就这样，老师用诗一般的语言
化解了孩子心中的烦恼， 那个孩子真觉得自
己就是天使，开心极了。别的小朋友也不再取
笑她，而是对她投去羡慕的眼光。

记得那年我刚毕业， 被分到一所偏僻的
山村小学任教，因为地处偏远，两个月才回家
一次。同学们很多都留在了城里，我心里很难
过。过了不久，母亲一路辗转，来到学校看我。

我委屈地哭了， 她却笑呵呵地说：“这儿不挺
好的吗？ 这一路上，都是风景，你不是最喜欢
坐车的时候看风景吗？ 青山绿水的， 很好看
呢！ ”我被母亲逗笑了，指着简陋的宿舍说：
“您瞧这里，多艰苦！ ”母亲说：“吃点苦是好
事，有个词不是叫‘苦尽甘来’吗？ 吃过苦，才
知道甜的滋味。 再说了， 这里出了门就是大
山，这才叫‘悠然见南山’呢！ ” 听了母亲的
话，我安心了很多，开始滔滔不绝地给她讲学
生们发生的有趣的事。多年后，我离开了那所
学校，却依然怀念那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简朴而充实的日子。

后来的日子里，我也像母亲一样，学会了
把生活过成一首诗。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况，
我都轻松地笑笑， 大声对自己说：“假如生活
欺骗了你，不要心焦，不要烦恼……相信吧，
那快乐的日子将会到来……一切都将会过
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

生活中的很多事都是这样， 横看成岭侧
成峰，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到了坑洼的路面，
为什么不换个角度看到“迷人酒窝大道”呢？
只需让思维转个弯，就能把生活过成一首诗。

把
生
活
过
成
诗

本报讯 11 月 22 日，由解放军海军航空
兵司令员马炳芝将军和中国三峡画院周森
院长共同发起，由中国三峡画院、北京诚信
置森书画院及中国当代书画艺术研究院联
合主办，并得到中国书协、中国美协大力支
持的“群贤圆梦———共和国将军部长书画家

学习三中全会联谊笔会”在中国三峡画院玉
泉山创作中心举行。

联谊笔会现场，将军部长和书画家们以
饱满的热情 ，挥毫泼墨 ，或写或画 ，或歌或
吟，用妙笔丹青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对和
谐中国的向往。 （源源）

将军部长书画家抒怀笔耕

本报讯 （记者彭冰 通讯员王建艳）11
月 27 日，由长春市总工会主办的 “中国梦·
劳动美， 建设幸福长春” 全市职工读书演讲
大赛决赛举行。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
1、2 等奖各 3 人，3 等奖 4 人。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中国工会
十六大精神， 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凝聚教育广大职工，引导职工读书学习，提升
素质，长春市总工会经过精心筹备，举办了本
次读书演讲大赛。

长春职工读书演讲大赛鸣金

插图：赵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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